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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清史史料学，于今尚无专论，自然谈不到定论了。陈高

华、陈志超等认为，史料学有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

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称为史料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

时期或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料

。如按此分类，笔者的《清史史料学》自学” 必属于后一类型，

是专门论述一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史料学的。但是，我以为“史料学

通论”与“具体史料学”研究的问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所以首先

在本章讨论史料学、特别是有关清史史料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第一节　　　　清代历史地位和加强清史研究的意义

清史，作为断代史来讲，始于清朝入关建立全国的统治，终于

宣统为辛亥革命所推翻，历经 年。清朝入关以前，努尔哈赤、

皇太极父子统一满洲及反对明朝的开国史，与清史有密不可分的关

联。溥仪在辛亥革命后，被冯玉祥驱逐出故宫以前的历史，也同清

史有关。我们说的清史，系指清朝对全国统治时期的历史。倘若广

义言之，就需要包括在东北的开国时期和在故宫的小朝廷时期的历

史。因此清史史料学研究的时间范围，亦应同清史的概念相一致。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无论是从中国封建社会

长期历史进程去观察，或从同时代世界历史的变化去分析，我们都

①《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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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清朝具有不同于以往各朝的特征。

一、清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时

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经过了几千年的历程，

各个朝代的历史情况相异，对国家的统一、发展、巩固所起的作用

和贡献也有不同。汉、唐、元、明、清五朝贡献较多，作用较大，

其中尤以清朝为著。它以少数民族统一全国，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

融合，巩固和增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联系、发展，稳定与加强

了对边疆的统治，奠定了牢固的疆域，实现了我国进一步统一、发

展和巩固的历史任务，至今仍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栖息、建设的广

阔土壤。

二、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交替时

期。如以鸦片战争为界标，清代可划作前后两个时期。在其前期，

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已缓慢发展，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对社会矛

盾尚能作局部调整，仍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但这时的西

方有一些国家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产业革命，疯狂地向外

殖民，中国成了他们的侵略对象。只是前期的清朝政府，坚持与殖

民主义者斗争，保持住了国家的独立；清后期则日益腐朽，被侵略

者的炮舰政策轰开了大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这样巨大的社

会变化，绝非偶然，说明整个清代中国封建制度已濒于衰落时期。

三、清代是文化上有所成就的时期。清代在文学、哲学、史

学、地理学、民族学、数学、天文学、建筑学、医药学和古籍整理

等方面都有新的成就，产生了大量的我们引为民族骄傲的传世之

作，如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 也出现了诸如黄宗羲、王夫之、

顾炎武等著名的思想家。

李一氓说：“在史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上，我以为更应该着重清

史”。这是很有见地之论，处于中国古代和近代交替时期的清代

①李一氓：《再论古籍和 日古籍整理》，见《解放日报》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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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史，距离今天只有 年的时间，它那个时代的一些物质的、精

神的东西，仍然存在着或变形地存在着，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

现实生活。因此，研究这个时代对于理论和现实有着双重意义：即

不仅有利于说明中国的过去，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更有利于认识

现实，改造现实。说得具体一点，就是：

第一，了解清代历史上的成就，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反对西

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及其失败教训，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

神。

第二，了解清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状况和特点，以便批

判和肃清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改革不适应当代社会建设的上

层建筑。

第三，了解清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风俗习惯，以便进一步剔除

其封建性的糟粕，进一步改变人民精神面貌，发展和树立社会新风

尚，建立高度文明的社会。

第四，了解清代民族关系和清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利进一步搞

好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

第五，了解清朝同世界各国关系史，以便从现状和历史两方面

实际出发，发展对外事务，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六，加强清史研究，也是建设科学的清朝断代史的需要。在

断代史研究中，清史是新的部门，异常薄弱，空白点太多，同它的

历史地位极不相称，需要加强建设。同时，后代、隔代为前代修

史，是中国史学的良好传统。关于清朝一代的历史，大部头的只有

民国初期编纂的《清史稿》，但尚不足为一代信史，即此一端，可

见加强清史研究的必要性了。

研究清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表明加强这门学科建设的迫切

性，而历史研究必先从整理史料着手，这就引出下面将要叙述的问

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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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

笔者认为，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在科学的思想指导

下分析材料，从中得出客观事实所固有的结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

方法、科学的方法，而占有资料是这个方法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历

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

搜集资料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存在决定意识，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来源于实践。历史资料

是人类历史实践的记录，人们要了解历史，说明人类的历史实践，

必须向历史资料作调查，调查得越充分，掌握的资料越多，就越能

恢复历史的原貌。比如人们对《尚书》就有一个搜集资料加深认识

的过程，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尚书》失传了，西汉初年根据

伏生的记忆，录出《尚书》（即《今文尚书》）。至汉武帝末年，相

传在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古本《尚书》，加之东晋梅赜献伪《古文

尚书》，与伏生口授的不同，后遂形成经今古文之争，促进了对

《尚书》等古籍及上古史的研究。孔壁藏书的发现，起到了增加史

料的作用。又如满洲与明朝关系问题，由于清朝统治全国后，隐讳

满洲曾臣服于明朝的事实，将大量原始资料焚毁，致使记载有明一

代历史的《明史》就极其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因此只根据比较容易

搜集的材料，就很难说明这一问题。不满足这二状况的史学家，想

方设法扩大资料来源，谋求占有更多的史料。对明清史研究做出杰

出贡献的孟森、吴晗都从朝鲜人的史书《李朝实录》中搜集有关资

料。在上世纪 年代前期，北京只有北平图书馆藏有一部《李朝

实录》，年逾花甲的孟森每天步行去阅读，另一位青年学者吴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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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风雨无阻，去翻阅同一部著作①，这一老一少从中获得大量的满

洲开国史的资料，又同中国史料相结合、比勘，孟森借以形成他的

《明元清系通纪》一书，吴晗写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论

文②，并辑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资料集。

吴晗为着便利明史的研究，也为了有利于搞清满洲与明朝关系

史，积极主张和出版了不易见到的陈子龙等人编辑的《明经世文

编》。可见真想解决历史问题的，有成就的史学家，无不着力于调

查研究，千方百计扩大资料来源，更多地占有史料。谈迁为撰写

《国榷》，查阅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崇祯朝没有实录可作依据，乃

广泛搜集朝报，摘录史料，书稿写成，不幸被盗。他毫不气馁，重

新收集材料，并到北京访问明朝遗民，资料齐全了，著成《国榷》，

反映明朝一代的历史。其史料之丰富，来源于他对历史文献的搜集

和对遗民的访问。吴晗充分评价了它的价值，出力将其梓刻。再如

同治之死，向有亡于性病之说，光绪之死，久有为慈禧所害的怀

疑，这一类宫闱之谜，很难澄清。近年档案资料研究者与中医学家

相结合，把现存的同治、光绪就诊的《脉案》档案当做历史资料，

进行研究，得出同治死于天花，光绪死于肺病的结论。这些观点是

否成立，能否为学术界所公认，尚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有一点是可

以肯定的，至少他们提出了问题，推动了研究的深入。这些扩展史

料来源所取得的成果，同样表现了详细占有资料的思想和方法的意

义。

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才能对资料本身作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历史的真相。某一种

史料，只能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的某一侧面，或某种表相，据此而得

①参阅郑天挺：《探微集 有学力、有能力、有魄力的历史学家》，中华书局 年
版 页。，第

②原题名 《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收入《读史札记》，三联书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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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结论，很难反映历史的本质。有的史料作者写作态度不严肃，

记事有失实之处，还有的作者故意伪造历史，有的不同载籍的资料

互相抵牾，所有这些都需要研究者详加调查，以便进行史料鉴别，

去伪存真，避免上当。比如李渊太原起兵，《旧唐书》的《高祖本

纪》记唐太宗首先倡议举兵反隋，化家为国。《新唐书》、《资治通

鉴》等唐史主要典籍，也作同样记载，这都突出了唐太宗的作用，

抹煞了李渊及太子李建成的作为。而不常见的早于这些著作的温大

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则记李渊早有起兵谋虑，举兵后李建成

与李世民同样建立功业，据此可知太原起兵，李渊主谋，李建成与

唐太宗辅之。对《大唐创业起居注》与“两唐书”“、通鉴”的矛盾

记载，需做认真分析，辨别出反映历史实际的资料。对这类有差异

的文献，如果不以详细占有史料的态度来对待，很可能因“两唐

书”“、通鉴”为名著，也就满足于它们所提供的资料了，而《大唐

创业起居注》知道的人少，书也不好找，没有详细占有史料的态度

也就难以千方百计去寻找了。所以详细占有资料既是历史研究的方

法问题，也是研究态度问题。

详细地、全面地占有资料，才可能克服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

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气，随心所欲，有了一点资料，就可

以得出“结论”，或形成什么史学体系，然而却是不反映历史实际

的，是非科学的、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史学界有些问题的讨

论，未能取得一致的或接近一致的认识，原因之一，是没有全面占

有资料，大家都根据那几条史料，用来用去，好像炒米饭一样，用

的佐料不同，名称不同，但做出来的还是米饭。没有提高到新境

界，也就没有解决问题。比如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常用的

资料就是《明神宗实录》关于苏州织工的记录，张瀚在《松窗梦

语》中关于他的先人发家史的叙述，徐一夔《织工对》关于杭州织

工的描写，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施复发家的故事。如果凭着这点

资料，只能把观点悬在起初提出的水平上，很难深入下去。又如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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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清代秘密结社的文献，屡言会首劝人入会，交纳会金，许以将来

给官给田，并把这种会费名为“种福钱”“、根基钱”。有的研究者

谓之为预言给农民平分土地。时至今日，秘密结社史的研究尚处于

开展阶段，关于它的资料虽然在个别问题上有了搜集，但还很不完

备，因此那种均田说至多只能是一种假设，而不能作为定论。

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也是史学

工作者的实践。史学研究者搜集材料，伴之以鉴别，继续发现新资

料，继续加以审定，再一次扩大资料，又一次进行评论，这样不断

积累史料，反复进行研究，不断修改意见，最后做出结论，这个持

续研究的过程，也是史学家不断实践的过程。实践出真知，实践中

改正错误观点，争取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实践，就是付出劳动，

就不能怕艰苦，怕麻烦。孟森、吴晗以这种精神去查阅资料，才取

得优异的成绩。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也是这样的学者，他为史坛

贡献出《增订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明清笔记谈丛》、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南明史略》、《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明末清初的学风》、《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清初农民起义资

料辑录》等大量著作。他到晚年，以八旬高龄尚由北京去江苏、浙

江搜访图籍，写成遗著《江浙访书记》。他的史籍考订和资料汇集，

为后学提供很多方便，他能有如此成就，原因之一就是勤于访书，

勤于阅读和抄录。史学工作者从他的身上，可以得到一些关于详细

占有资料的有益启示。

第三节　　清朝修史制度、私人著述与史料之丰富

清史的资料书，有清朝人编纂的，也有清亡后史家撰写的，不

过清人撰著的占主要成分。这里主要说明清朝政府的修史制度和史

书的写作。

清朝政府和士人注意编写史书，有它的客观需要和充足条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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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努力吸收前人统治经验，弥补其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

文化低、经验不足的缺陷；它对汉人一方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一

方面又要充分利用，因而在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同时，又鼓励士人按

照它的要求从事文化建设，其中重要一项是编修史书；汉族士人在

参加政治活动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下，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学术研

究，着力著述；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经济文

化交流的加强，要求文化的相应发展，其中包括历史学的发展，以

巩固其经济基础和政权建设上的成就。经济的发展，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物质条件，政权

的提倡更起了保证作用。正是在这需要和条件相结合的情况下，出

现了清代比较繁荣的历史编纂学。

清朝自建立政权起，就开始了修史工作，努尔哈赤设文馆，召

通晓满汉文的达海入直，命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等

书。皇太极即位之初，就于天聪三年（ 命文馆分办两方面事

务：由达海、刚林等译汉文书籍，当时着手翻译的有《资治通鉴》、

。《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等书；命库尔缠等“记注国政”

，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国史、秘书、弘文崇德元年（ 三院，

“编纂国史、收藏 。清朝开国二帝注重翻译汉文史书、政书籍”

书，同时着手清朝历史资料的积累、保管和编写，纂成《满洲实

满文老档》，正是由于太祖、太宗两朝的重视档案文书的收

藏整理，今天才能由专家译成《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

译著》（广禄、李学智等译）、《天聪九年档》（关嘉禄等译）等书。

清朝入关统治之初，即表现出对编修史书的浓厚兴趣。顺治二

，即入关后的年（ 第二年，清朝设立明史馆，命内三院大学

士冯铨、洪承畴、范文程、刚林等人充总裁官，修明史，然限于当

①《清史列传》卷四《达海传》；《清史稿》卷 《达海传》。
《清史稿》卷 《艺文志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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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家初建的不安定环境，未能开展工作。康 开熙十八年（

人，命学士徐元文、叶方霭为博学宏词专科，取士 明史总裁，

）命率领大部分中试者撰写明史。康熙二十一年（ 侍读王鸿绪

为总裁官，借万斯同等之力，成《明史稿》。雍正 ）又元年（

终于以张廷玉为总裁，至乾隆四年（ 卷的《明史》。修成

年，是中国官修史书历时最久的一部此书修纂长达 。此书编定

用力甚勤，诚如张廷玉等《上明史表》所说：“搜图书于金石，罗

。朱元璋在推耆后于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 翻元朝的同年

元史》，是后一王朝替前朝修史最早的，清令编写 朝在明亡的第

二年着手写《明史》，是次早的。《明史》的撰修过程和特点，表明

。清朝为吸取统治经验而高度重视历史编纂学

清朝为修史，建立常设机构，主要有内廷三馆，即国史馆、方

略馆和武英殿修书处。

国史馆，属翰林院，主要任务是纂写清朝历史。康熙二十九年

）设“三朝国史馆”，编写清太祖、太宗、世祖前三朝的历

）复开史馆史，书成，该馆即行撤销。乾隆元年（ ，撰修已过

之五朝（前三朝加康熙、雍正两朝）历史，乾隆十四年（ ）竣

功，史馆亦行裁撤。乾隆三十年（ ）为写国史列传，再设国史

馆，自此遂为常设机构 ，直至清朝灭亡。国史馆下设若干机构，

不同时期亦有所变化，道光以前，设有翻译股、纂修股，满纂修

房、汉纂修房、书库。光绪、宣统年间，设有承发房、长编处、奏

议处、文移处、蒙古表传处、十四志处、四传处、画一传处、大臣

传处、满堂、蒙古堂、书库、币库等。国史馆官员有总裁、副总

裁，从大学士、六部堂官中简任，兼用满汉官员；有提调官，满、

蒙、汉各 人，从侍读学士、侍读中派充；总纂，满洲四人，蒙古

①《明史》，中华书局 年版，第 册， 页。

②业师郑天挺先生讲过《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本处吸收了他的观点。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翰林院》。



第 10 页

人人、汉 ；纂修、协修，满蒙汉各若干人，由侍读学士、侍

人，满洲侍郎内特简；校读、编修、检讨中选派，清文总校 对，

满蒙汉各 人 。国人，从内阁中书中派任；光绪间增置笔削员

史馆修书，完成了许多半成品和成品，撰写了若干帝王本纪、大臣

传记、传记长编，大清一统志，积累了很多素材，现在保存在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就有四万二千多册

方略馆，属军机处，撰著清朝发生的战争专史。康熙时起，每

当一次战争结束，或者遇有重大政事，皇帝命令设专馆修书，备记

其始末，名曰“方略”或“纪略”，书成由皇帝审定，所以说是

“敕修”、“钦定”。方略馆设“总裁”，由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兼任，

另设提调、收掌、纂修、校对诸职。方略馆系有事时开设，事毕即

。行撤销，但因屡修方略，使它等于常设机构

武英殿修书处，属内务府，负责修书和刊刻图籍，并以后一任

务为重。武英殿修书处总裁，满汉各一，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

简任，下设提调、纂修、协修、笔帖式 。设有书作、印刷作等下

属机构，拥有书匠、界画匠、托裱匠、刷印匠等专门工匠。武英殿

印书甚多，刊有经、史、子、集，丛书 种，今藏台北故宫博物

院的即达数百种五万余册 。它枣梨的图籍，除收辑宋元版本的

《武英殿聚珍丛书》、《十三经》、《二十二史》，多刊刻清代著作，诸

如政书、方略、皇帝的诗文集、 古今图书集成》等。它所印制的

书称为“殿版”“、殿本”。

内廷三馆以外，还有一些常设的修书机构，重要的有起居注

馆，属翰林院，内设日讲起居注官，满洲 人，汉 人，由翰林

院、詹事府各官简用，满汉翰林院掌院学士各兼一缺；主事，满洲

①光绪《大清会典》卷七十；《清史稿》卷 《职官志

参阅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载《故宫博物院院刊》 年第三期。
③光绪《大清会典》卷 《军机处》，《清史稿》卷 《职官志

④光绪《 《内务府》；《清史稿》卷大清会典》卷 《职官志

参阅吴哲夫：《清代殿本图书》，见《故宫文物月刊》，第 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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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科甲出身官员充人，汉 人、汉军任；笔帖式，满洲

人。起居注官侍从皇帝，记录其言论行动，成 。有玉历朝起居注

牒馆，隶属于宗人府，掌修《宗室玉牒》和《星源吉庆》。修玉牒

时，特设总裁、修纂等官主持其事。正副总裁官，由皇帝从宗人府

宗令、宗正和满汉大学士、礼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中点任，用

大学士一人 担任管校官，以府属理事官、满汉主领催，以宗人府丞

事、内阁侍读、翰林院官及礼部司官任纂修官。书修成功，皇帝阅

后，奖励与事人员②，可见皇帝的重视。实录馆，新皇帝必定替前

朝皇帝修纂实录，届时设馆，任用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为监修总裁

官，另设副总裁官、纂修官，事毕撤馆。

清朝临时性的修书机关更多，是一些“奉旨特开之馆”，事竣

即行裁撤。其中著名的有蒙养斋馆。康熙后期，命皇三子诚亲王允

祉主其事，馆设于畅春园蒙养斋，故名。允祉召集名学者陈梦雷、

方苞等人参加工作，派人在京城及广东、云南等七省进行天象观

测，撰成《律吕正义》、《历象考成》、《数理精蕴》三书，康熙帝赐

名《律历渊源》，为天文、历法、数学、音乐方面专著。允祉等又

从事《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辑工作，至雍正时成书。

四库全书馆，乾隆后期开设，辑成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

书》，同时对古籍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清理，虽然由于政治原因，毁

坏了一批珍贵图书，但整理和保存载籍，仍有其积极意义。

三通馆，乾隆时设立，续修“前三通”，撰成“续三通（”《续

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和“清三通（”《清朝通典》、

《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

清朝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需要，编写专门载籍或工作条例，如

中央修“会典”“，一统志”，各衙门定“则例”，地方上编方志等。

①《清史稿》卷 《职官志

光绪《大清会典》卷 《宗人府》；《清史稿》卷 《职官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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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凡编纂会典、一统志，则开设专馆，司理其事。各省、府、

州、县地方政府的编纂方志，经常地、反复地进行，屡次设局聘

员，竣功始罢。

清朝后期官 年方设立一些翻译机构，民间也有建立的。

设置京师同文馆，在其内部陆续开设英、法、俄、德、东（日）文

年上海出现广方馆， 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为译学馆。 言馆，

年并入上海机 年广州同文馆、器制造局为翻译馆。

年学部图书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年商务印书馆编译局、

编译局相继成立。这些机构编译外文图籍，仅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

年就译出西方书籍九馆到 十八种，梓行于世。

清朝政府有时特命编纂一些书籍，如康熙时修成《康熙字典》、

《佩文韵府》、《渊鉴类函》、《佩文斋书画谱》。这类图籍虽不是史

书，但对治史者并非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一些官僚，也以政府的力量，进行图书的整理和出版，如刑部

尚书徐乾学回原籍崑山闲居，康熙命一统志书局随从他工作，他延

聘《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和阎若璩、胡渭等人参与其事，

所谓“一堂 又如曾国藩倡设金陵、宾从之贤，皆九等人表之最。”

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官书局，张之洞设立广雅书局，“延聘儒

雅，校刊群籍”。

清朝政府经常进行本身历史的编纂，间亦从事前代史的修辑，

这是事实，不必多叙。但是近代史家中有不少人认为，清朝满族统

治，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因而造成清代史学的不发

达，如史学名家李宗侗所说：“清代以厉行文字狱之故，学者遂不

敢研究明史及当代史，故清代史学家只最初有数人，季世有数人，

中间只有历史考证学，而无纯粹史学家” 。清代史学家对当代史

①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三。

《清史稿》卷 《艺文志
③《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印行， 年版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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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大部头的带有一定综述性的，仅有魏源的《圣武记》等少

数几部书 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萃的《三，不像宋人有李焘

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不像明人，有何

乔远的《名山藏》，朱国祯的《史概》，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

在这一方面，清代史家确实相形见绌，但是清人对具体的历史事

件、人物、制度的叙述则是繁富的，而从今天保存下来的看，比历

代都多得多。这里只要举一个事实即可明了，即私家撰著史料笔记

的甚多，像《竹叶亭杂记》、《檐曝杂记》、《啸亭杂录》、《槐厅载

笔》等书，都保存了大量的清史史料，只是不是对某一史事作系统

的说明。因此说，清代史家对当代史的著述堪称为名著的少，而所

保存的社会各方面的资料并非不丰富。清代始终存在着满汉矛盾，

满族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不许士人结社，迭兴文字狱，又利

用编辑《四库全书》，删改、销毁所谓“违碍书籍”，所以姚觐元、

孙殿起才能分别编出《清代毁禁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反映

清代文网的暴行。这种政策自然影响了史书的创作，尤其是明满关

系、满汉关系及史论方面的述作，故而真实记载明满关系的著作简

直没有，但这样说，不等于清人没有明史著作，在戴名世《南山

集》案以前，人们写了一些明史和南明史，庄 的《明书》销毁廷

了，可是傅维鳞的《明书》流传至今，南明史的著作很多，被禁而

不绝，即如“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翁山），在其身后，于

雍正、乾隆两朝遭到迫害，他的著作《寅卯军中集》、《翁山文外》、

《翁山诗外》、《翁山易外》、《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登华山

记》皆被毁禁，但又多保留下来，继续传播，其中的《四朝成仁

录》，是南明史专著，而这一类著很有一批。看来清朝尽管禁止对

明史、南明史的写作，但是经不住人们对文网的冲击，写作并保存

下来。而且从时间上讲，康熙前期以前，是清朝在全国统治初建时

期，无暇无力全面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写作；康熙后期至乾隆间，是

清朝统治最强盛时代，也是文字狱猖獗之时，影响了人们对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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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史的研究，但远没有影响到全部历史的写作。总之，说清代缺

乏史著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没有反映清代史学的全貌。是否

可以这样认为，清代保持并发展了中国官修史书的传统，纂辑出实

录、起居注、列传、方略、政书和方志，私人也写作了各种体裁的

史书，拥有提供历史资料的极其丰富的著述，可供后人研究清史利

用。

清朝灭亡以后，学术界在研究清史的同时，也有人写出清史资

料专著，或涉及到清史资料的作品，像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

考》、朱彭寿的《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刘禺生的《世载

堂杂忆》等。这一类书籍，充实了清史资料宝库。

从广义上讲，凡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皆成历史，有关各种事物的

文献均可作为史料。这样理解的话，清史的资料就多得不得了。时

至今日，人们还没有对它们做过彻底的清理，尚弄不清它的底码。

艺文志》作了初《清史稿 步工作，它著录的清人著作有 种，

武 种，合为作成为之作《补编》，著录为 种，除去个别

种，但是它远没有反映清人文重复的，约为 集及清史资料的

全部情况，比如清人族谱类图籍有好几千种，该书只著录了数十

种，这一项就把几千部书拒之门外了；又如清代方志有 多种，

种，这一项该书著录不足 又少了 余部；至于基本处于无

人问津状态的图籍，如释老经典，其数量、收藏就更不清楚了。这

还是仅就汉文资料而言，我国尚有满文、蒙文、藏文、维文、傣

文、彝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清史资料，我们更不知其究竟了。总

之，清史资料之多，说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是毫不夸张的。

多的情况虽搞不清楚，但不论已成书了的，还是单篇的，依其

体裁，大体上可以归类，按其类别也多少可以反映清史史料丰富的

概况：

编年体、纪传体清代通史：以中国史学传统的编年体、纪

传体体裁，撰写清朝一代历史，如清历朝起居注、清历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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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清史稿》等。

政书：政府行政法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及其归

宿的载籍。这类图籍亦称为典制体史书。

方志：各种类型的志书，从全国的大清一统志、各省的通

志，到府州厅县志、村镇志，以及山水、寺院等专志，如果把游记

算上就更多了。

）文集：基本上是私家个人著作，文体多种多样，内容包罗

万象。

）传记：各种体裁的传记文献，有专著，有汇编，也有的散

见于各种书籍中。

谱牒：关于宗族、家庭的专书，有其特定的体裁，为民间

的宗谱、支谱，皇家的玉牒。

笔记：随笔札记之作，本身也有几种类型，具有史料价

值。

纪事本末体史书：专记一事或数事之始末。此类书清代不

是太多，然而“方略”甚多，富有史料价值。

丛书、类书：清朝以来人们编辑的丛书、类书很多，其中

不少刊印清朝以前人的著作和言论，但也兼收清人的，亦足资治清

史者的利用。

档案：清代遗留下的档案极其可观，分藏于各档案馆。

它是最原始的史料，其价值业已引起学术界重视。

资料汇编：这是后人把前人的文字，按专题加以汇辑成

书，其形式亦有多种，或是语录式的辑录，或是专题文章的汇集，

或是区域性内容的汇编。此类文献，在清代较少，近几十年学者在

史学研究过程中，发展了这种体例。

）外国人关于清史的著述：这项分类与以上着重考虑文章

体裁的办法不同，是从图书作者的国别、著述使用的文字着眼的。

这种图书，有日文的，各种西文的，也有汉文的；而从文体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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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繁多样，有编年体的史书，也有随笔、信札、专著，以及各国的

官方文书和档案。

）其他：上述类型的文献以外，还有很多体裁的，如契据、

日记、书札、诗话、戏曲、小说、历史演义、书画、僧道著作、宝

卷、谚语等。

以上是文献资料，清代实物史料也非常丰富，它有实物和遗迹

两种。清代遗留的实物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各项建筑、生产工

具、生活用品（衣服、器皿、家具），武器、碑刻、文化用品（文

房四宝）等等。遗迹也不少，著名的有圆明园遗址、柳条边遗址、

乾隆地宫等。实物有传世的，出土的，还有埋藏在地下待发掘的。

实物和考古发掘的史料，宋元以来的，其受学术界重视的程

度，远不如唐代以前的。后世文字资料丰富，实物作为史料的价值

有所降低，但是它仍不失为一种史料，对某些方面的社会历史研究

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试以清代实物言之，如搞清代建筑史、

园林史、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史，离开清代的建筑、园林，生产

工具当然很难弄得清楚。物质文化史如此，社会科学史也是这样，

如对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研究，只看文献记载，可能

理解不深，甚至搞不清楚，若到承德参观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增

加感性知识，认识即可深化。在承德观光，对乾隆大造寺庙的事

实，除作政治原因的解释之外，对其本人是否真信佛的问题，尚有

怀疑，但位于遵化的清东陵裕陵的发掘向人们展示乾隆地宫从石门

到大理石壁面、券顶，都是佛教题材的雕刻装饰和经文。地宫是秘

密的，不是做给人看的，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乾隆真信佛。他不只是

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若说他不信，是无意中改变了他的

思想境界。这就有助于说明统治者与宗教的关系。又如关于香妃，

过去有许多传说，以为她是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役俘虏来的罕

妃，怀念故主，不甘心侍奉乾隆，且欲伺机刺之，为乾隆母后所警

觉而遇害，此说流传甚广，后有史学工作者根据文字资料著文加以



第 17 页

否定，知香妃即容妃，家在叶尔羌，系出和卓上层，但不属大小和

卓木之支，其家属未参加叛乱，入宫后受乾隆宠爱，为实际上的代

。迨后清东陵的容妃墓发岁，系自然亡理皇后，死年 故 掘，

其发中杂有花白色者，证明她年龄和记载也符合，从而搞清了容妃

的历史，对关于香 。又如李自成之妃的流行说法的澄清很有好处

死问题，为湖北通山县乡民所害之说，不乏疑点，近年湖南石门县

夹山灵泉寺墓志碑的出土，出现李自成在此为僧隐居病死的说法，

它能否成立，尚有待于讨论，但它把李自成和南明史的研究引向深

入。前几年屡传发现与曹雪芹有关的文物，如诗词、肖像、笔山、

故居，如果是真的，当然很重要，这对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本人

经历、思想和《红楼梦》都有关系，甚至关系到对曹的纪念馆的建

立。倘若北京香山正白旗村 号真是曹的故居，岂不可以开辟成

纪念馆，惜乎不像罢了。所以真正的文物发现是有意义的。有一些

清史疑案，也要靠发掘来解除。如雍正之死，被吕四娘刺杀之说流

行至今，服道家丹药中毒而死说、病终说也并存着，如果发掘他的

泰陵，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澄清了。 年，当地有关部门挖掘泰

陵，尚未挖到地宫，即被中央有关部门制止，所以并未能见到雍正

尸体，可是世间已传说泰陵打开了，雍正只有尸身，没有脑袋，从

而证明确为吕四娘所刺。其实要知端底，还得等待打开泰陵地宫。

可见某些清史问题的解决，也还是要仰赖于文物和考古发掘的。

清代实物中，有的亦有文字 题铭，如碑刻，就有很高史料

价值。如在理学名臣李光地的家乡福建安溪，康熙五十九年与雍正

十一年给李的祭文碑，一通至今完好保存，一通有残碑存世，对了

。解李光地的哀荣很有帮助 年嘉兴图书馆筹办“嘉区文献展

①萧之兴：《香妃史料的新发现》，《文物》 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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